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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和平环境下甘当
“无名英雄”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我们全家和全国人民
一样为之欢欣鼓舞。经组织批
准，我们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
父亲将要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
我们打好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
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
令，说准备成立平原省，在河南
工作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父亲
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全家就留在
了河南。1949年8月20日，平原
省成立。1949年 10月 15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公安工作会
议在京召开，罗瑞卿部长作重要
讲话，他说：“拿枪的敌人被消灭
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
们同没有拿枪的敌人还要继续战
斗下去。”接着，平原省公安厅在
辉县组织召开了我省地下党情报
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被编
成代号，只称号码，不称姓名，
与会人员相互之间不问姓名。在
那次会上，领导作了关于当前的
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新政府，

但社会还很不稳定，很不平静。
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反革命
集团、反动会道门，还有国际间
谍，他们伺机大搞破坏活动，爆
炸、暗杀、张贴反动标语等时有
发生，妄图推翻新生的革命政
权。现在，他们在暗处，我们在
明处，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为了人民的安宁，我们的隐蔽工
作不但不能减弱，还有待加强，
以前隐蔽战线上的同志，有的还
要继续隐蔽下去。党组织根据当
时阶级斗争的需要，决定我父亲
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潜
伏”下去，而且我们家要继续做
隐蔽侦察点，母亲也不能公开参
加工作，并说：王建淑同志的任
务就是做好“家庭妇女”，继续做
好掩护工作。我的父亲母亲义无
反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为了党
的事业，他们甘愿以灰色面目出
现在社会上，继续为党的隐蔽战
线的光荣使命而奋斗。

1950 年，根据当时对敌斗
争需要，为了协助父亲取得敌特
的信任，党组织决定让我父亲以
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
的“特务训练班”卧底，与国民

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父亲
与他们称兄道弟，谈心交友，

“同吃、同住、同劳动”，常谈论
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他们
对父亲毫无防备，以便能随时掌
握他们的思想动态。有一天，一
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
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
间。当晚，公安局局长和侦查科
长“提审”我父亲，父亲和他们
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
挫败了这起反革命暴动，捍卫了
新生的红色政权。后来，父亲在
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

“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
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
工，他们斗不过爸爸。”

然而，当时我们全家在社会
上却戴着“反革命特务家庭”的帽
子，随时都会遭到革命群众的唾
骂，街道上思想先进的居民还经常
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的“情况”，
我们全家人忍辱负重，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后来，父亲因“认
罪态度好”而被“释放”。我隐隐
约约记得父亲回到家时的情景，我
认不出他了，头发和胡子很长，人
很瘦，背着小包裹，他走到我跟前

轻轻地叫我，我仰着头瞪着一双大
眼睛，看着周围每个大人严肃的表
情，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是父
亲，搂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来，当
时，父亲和母亲都流泪了。我叔叔
婶婶也在擦眼泪。

我们情报站院子的大门距
离大街还有一个七八米长的胡
同，大门的右下方离地面一尺多

高处有一个指头尖大小的孔，可
以观察外面情况。我当时 3岁左
右，常爬在小孔那往外看，看到
过往的行人，还看到过大狼狗。
妈妈说我的脑子聪明，记忆力特
好，哪个叔叔从胡同口刚拐过
来，我就认出来了，都能叫出他
们名字（绰号），马上跑去告诉妈
妈，我常受到叔叔们的夸奖。

公安机关在新乐路51号原地
下情报站处又给我们家建了五间
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堂屋房顶
上还做了个白色和平鸽雕塑，两边
各插有一面小红旗。临街高大的门
楼下是两栅大黑门，门上两个对称
的大铜环，与当时街道两旁邻居家
又低、又黑、又破的小房子形成很
大反差，看起来像是个十分富有之
家。对外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
的，实际上是我公安机关的一个办
公地点。我们全家住在这个大院，
为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们做好侦查
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作
用。这样，我家由新中国成立前战
争年代的党的地下情报站转变为新
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公安机关侦察点。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到
了上学的年龄，那些革命干部的

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学校，国家
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这
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尽
了那个年代作为资本家子女所受
的种种歧视。记得小时候，父亲
送给我一个小腰鼓，还教过我打
出好多花样，因为腰鼓打得好，
在学校被选为校腰鼓队领队。父
亲还常常小声而深情地教我唱
《东方红》《兄妹开荒》《翻身道
情》《黄河大合唱》《战斗在太行
山上》《大刀进行曲》，对唱 《张
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等，用的都是陕北方言，父亲还
教我说陕北话：“给你拿个黄格腾
腾的热馍馍吃……”他那深情的
歌声和激动的表情让我难以忘
怀。不知怎的，从那时起，一听
到陕北民歌，陕北话，我顿时感
到全身热血沸腾，每根神经都兴
奋起来。这也许是我们父女气息
相通、血脉相连的缘故吧！

20世纪 60年代初，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十分
紧张。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
势力叫嚣要反攻大陆。当时，父
亲每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就

与收音机一起高唱 《国际歌》，
后来还教会了我们姊妹五人。每
天晚上我们都与父母亲围坐在收
音机旁，一起听新闻，一起唱
《国际歌》，父亲还充满激情地打
拍子当指挥。当唱到“满腔的热
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时，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泪光。

1963年年初，时任中共河南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刘鸿文听取
了省公安厅一处处长皇甫书信关
于我省干部情况的汇报，刘部长
请公安厅推荐人员，协助他们做
统战工作。1963年10月，父亲调
到河南省公安厅工作，1964年 7
月调到省政协，他的公开身份为
河南省政协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
料室主任，由省公安厅宋承先同
志一人办理有关手续，让我父亲
一个人到省政协说是刘鸿文部长
让来报到的。当时就安排我们住
在省政协机关大院里。大院北临
纬三路，有两栋三层家属楼，我
们住在西二楼东。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
版的新书 《信仰的力
量》，本报有删节） 11

连连 载载

近来，一部主旋律的电视剧 《人民的名
义》，从“90后”到“60后”的观众，被一网打
尽，创下了湖南卫视三年来所有开播电视剧收视
率之最，并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据媒体报道，
这部反腐大剧自3月 28日在湖南卫视开播，即走
上了“爆款”之路，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微
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均刷出了惊人的数据，掀
起了全民观看热潮。而且，很快原著同名小说热
售脱销，付费电子书阅读量破亿。

窃以为，该剧的走红，除了片子品质过硬，
直面当下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戳痛点”“接地
气”，和编剧的宏大叙事能力之外，其对生活的
深入与把握，也是获得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作家、艺术家应该“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这也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必由之路。

《人民的名义》作者是有“中国政治小说第一
人”之称的作家、编剧周梅森，他的 《人间正道》
《中国制造》《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作品在社
会上影响很大。据悉，这是周梅森沉寂八年之后，
再度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保持了他一贯贴近
时代、家国情怀、重视悬念、层层剥笋的风格。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之大，行动态度
之果决，前所未有，引发国内国际舆论的强烈关
注。为充分展现中央反腐工作的坚定决心，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
反腐精神，2015年，最高检察院派专员到南京找

到周梅森，希望他能写一部新的反腐题材电视
剧。周梅森看到了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反腐的大
势，更看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效果，认识
到反腐倡廉就是中国的春秋大义。于是他便以挑
战自我、超越自我的态度，创作一部反映时代特
征、突出反腐特点、体现检察特色的正能量作
品，《人民的名义》 便应运而生。

2015年春节后，周梅森开始深入省检察机关
一线体验生活，在江苏各级检察机关、反贪侦查
指挥中心、监狱等地采访调查，与办案检察官、
纪检干部、监狱干警、服刑贪官等人员座谈，获
得了第一手的写作素材。除了体验生活，周梅森
认真地把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真实案例做了详细的
分析。接下来，他用两年时间创作了 30余万字
的同名小说，后又改写成电视剧本。周梅森认
为，这是他创作生涯以来最好的作品，也是他写
得最为酣畅淋漓的小说，全面超越了他过去所有
的作品。

周梅森在监狱中和一些落马贪官座谈时发
现，不少贪官进了监狱后会觉得自己委屈，这让
他很震撼，党和政府花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资源培
养他们，而这些官员们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没
有了。周梅森在以往的作品多以针锋相对的政治
交锋为特色，这一次他希望对人性做一些深入挖
掘。于是，在作品中，他就使用了一些新的桥
段，比如，一位贪官在被抓走之前，最后还给检
察官上了一课，尤有讽刺意味。

周梅森多年来对检察系统比较熟悉，这为他虚
构人物打下了生活基础。作品中表现的一名“小官
巨贪”在家里搜到2亿现金，就有众所周知的现实
原型，把他变成一个艺术形象，给观众、读者造成
的冲击力都非常大。而作品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没
有原型的，那是从生活中提炼加工来的，虽然是虚
构的，但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让读者与观众从这
些人物身上看到非常熟悉的故事和身影。

汉东省、故事大背景也是虚构的，但因为作
者对中国目前高压反腐下的政治生态与政法帮、
秘书帮等官场圈层文化的熟悉，写起来就得心应
手，给人们的感觉很真实。

周梅森 2014 年曾卷入老家一场股权官司
中，这场股权官司的经历，成了他作品中的故事
原型，也非常逼真。

《人民的名义》 不仅是一部反腐作品，还涵
盖了高官、知识分子、商人、市民等各色人等，
堪称一幅当代社会的 《清明上河图》，由此可见
作者生活经验的扎实。

作品中“裸官下岗”之规定、“转帖500次入刑”
的法条、“拆出一个新中国”之谬论、 “能力之外的
资本等于零”等笑谈，带着流行色彩的人物对
话，都是作者对现实生活掌握之后的提炼加工。

可以说，此部作品既有磅礴跌宕的大气格
局，又充满值得深思玩味的细腻之处，这无疑是
作者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的诠释，也
是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担当。

“深扎”是创作优秀作品的根本
影视同期声

“刺啦啦，刺啦啦”电锯在体内游走，血肉飞
溅。“咚咚咚，咚咚咚”又是一阵声响，坤乾听到了
自己的身体被钉在画好的图形上。是电脑设计的
图形，每一个钉的位置都是设计好的，不多不少
9999个钉子。他感到浑身疼痛，挣扎着用力伸开
腿站起来，一翻身落了下来，随着一声“咚”坤乾惊
醒了，身上滑津津如同从浴缸中刚出来。

坤乾在电厂任办公室主任，每天要批改公文，
写材料。肩膀疼、腰椎疼半年多了，有时厉害了就
买帖膏药贴一下，什么虎骨膏药、黑膏药、老郑传
统膏药、老魏电子贴，前天揭开那个从老家带回来
黑色的、黏黏的膏药，坤乾脑海中出现鹤发童颜的
神仙，预感自己就要好了，可尝试了种类繁多的膏
药盛宴，疼痛依然坚强地钻进肌肤，钻进骨头，驱
之不去，赶之不走，令他平添万千烦恼和痛苦。

脑海中那拉锯声和钉钉子的声音不绝于耳，
他又想起了白天在养生会馆里的杜大夫。杜大夫
亭亭玉立，将近五十岁了，那身材和气质仍然令人
惊叹。她手中的银针就像是画笔，正在病人脊背
上细心地刻画，在画一幅美丽的画，或者在设计一
幅图。坤乾有病乱投医，昨天疼得顶不住了，就看
见了门口这块“专制颈肩腰腿疼”的招牌。杜大夫
看见他一脸灿烂的笑，听他描述了一下病情后，让
他趴在床上，说他胯部左边高右边低，肩膀也有点
向右倾斜。杜大夫柔柔地说，疼痛主要来自旁逸
斜出肌肉的拉扯，要想矫正必须将这些结节打开
切断，杜大夫的话让他一下子恍然，要治好病必先

矫正好身体。哎，这恼人的疼痛，他恨不得自己的
身体变成泥，把身子揉捏得端端正正。对了，就是
杜大夫的这句话让他才做这种血腥的噩梦。

杜大夫用针给他矫正，并要求他积极配合，注
意自身的端正。他注视着床，把床上画出经线和
纬线，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工工整整地摆在床上的
经纬线上，这种约束让他很难受，站在电梯上，他
把门中间的缝对准两个眉毛中间，两腿分开，整个
身子站成以门缝为中轴的对称体，到了办公室他
开始在桌子和椅子上画线，经线、纬线，然后自己
按经纬线坐定。这才开始写材料，虽然很不舒服，
但随着杜大夫针扎、刀切等痛苦漫长的治疗，颈肩
腰腿完全恢复，自己居然习惯了端正的坐姿，他脸
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电厂最近要评定职称，有三个人符合条件，但
只有一个指标。张全山老婆常年有病，家庭条件很
困难，彭超凡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去年因为一
项设计，还为电厂节约了三十多万元的经费投资，
而且他的姨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郑厂长，可是马洪
生明年就要退休了，在单位干了一辈子，错过了这

辈子就没有晋级的机会了，单位沿袭下来有个不成
文的规定，职称评定面前所有人为该退休的人让
路。这时候坤乾接到郑厂长老婆打来的说情电话，
彭超凡可是有功之臣，年轻有为，这次提拔必须晋
升职称才符合条件，你可不能扼杀了一个优秀的后
备干部；张全山提着烟酒茶叶来求情；一向耿直的
马洪生竟然也送来两条烟。一时间坤乾感觉头疼，
这几个人在脑子中盘旋晃悠，竟然生出一个个结
节，正如自己体内纠缠的结节，揪得他难受疼痛。

他徘徊着，看到墙上、床上、办公桌上画的一
道道笔直的经纬线，心里豁然开朗，不能再被这些
结节所左右了，他驱车来到张全山和马洪生的家
门口，拨响了他们家的电话，收受的礼物被一一退
还了，他长出了一口气，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第二天，他跨进郑厂长办公室，郑厂长紧紧地
握住了他的手。马洪生进了屋看到这个场面，怒
从心头起，对着郑厂长和坤乾大声指责。

郑厂长一拍桌子红了脸，马洪生，你亏了良心，你
看看这是啥，说着他把坤乾的报告拍在办公桌上，马洪
生侧目看：关于马洪生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的申请报告。

郑厂长看到愣在那里的马洪生说，昨天晚上
坤乾给我发微信说，这次晋级只能给你，你只有这
一次机会了，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要辞职，你看看，
你还在这里指着他的鼻子发火，你对得起他吗？

马洪生摸着后脑勺说，那，那烟？坤乾笑道，
啥烟不烟的，赶快给咱郑厂长上烟，你能晋级多亏
郑厂长公正廉明。

除了莎士比亚，只有他
写过人类一整个世纪的故事。

福莱特以持重、精湛的
文笔，在学院派的历史写作
与民间娱乐式的历史写作之
间，开辟出了一条堪称完美
的通衢，它直指普通人在历
史之中跌宕起伏的命运，直
指人类在面临抉择时的邪恶
与善良。

“世纪三部曲”是肯·福
莱特的野心之作，《西雅图时
报》盛赞：“整个20世纪的
吉光片羽，都被肯·福莱特
写进了这部伟大的小说里。”

作为肯·福莱特“世纪
三部曲”的第二部、《巨人的

陨落》续篇，《世界的凛冬》
的故事始于那个裂变中的大
时代——希特勒上台，爱德
华八世退位，原子弹在广岛
和长崎爆炸……世界剧烈改
变，我该怎么办？这正是他
们的困惑——一群处于人生
黄金时代的少男少女，来自
德国、美国、英国、苏俄和威
尔士的五大家族，他们父辈的
命运因一战而彻底改变。如
今，世界再次破碎，甚至更加
暴烈和残酷。然而，这就是属
于他们的时代！在时间的永
恒流动中，每个人都在创造
历史。所以，为什么不一起
来，会一会命运？

人间四月海棠花
♣ 秦若水

史海钩沉

三条辫子
♣ 郭良正

微型小说

♣ 蒋晓云

新书架

《世界的凛冬》

人与自然

矫 正

♣王 敏

♣ 八月天

我是极爱她的。她是我们单位办公楼前的一排
花树。杏花开时，我跑去看她，她很沉静，没有任何春
心萌动的征兆，冷冷地伸着枝条。满街的桃花点燃春
梦的时候，我又去看她，她只淡淡地吐出嫩芽。哦，我
明白了，原来她是先发芽后开花的。

我还是天天去看她。去后院放车子路过时，抬
头看一眼，嫩芽，泛绿泛红呢；步行到办公楼前时，拐
几步，看她叶子比昨天大了；在大门口路遇到同事，一
起说笑着上楼，远远地斜睨一下，那叶子成簇了。

突然有一天，一进大门，我远远地看到叶子丛中
一簇簇的白，忙跑过去一看，是花苞。远看是白，实则
还有淡淡的粉红。隐藏在背后的小苞是较浓的水红；
微微龇牙的花苞红晕已经微退，呈现粉红色；个别全
开的花朵根部淡白，只有花瓣边上更浅的几分粉了。

香是必须的。暗香浮动，香香甜甜，清新淡雅，不
油不腻，非常适合长时间地趴在花上嗅。我向来把香
分为三品。三品的太俗，浓烈的，远远地就能使人窒
息；中品的太艳，猛一闻，沁人心脾，再一闻，心烦气躁；
唯有这极品，清淡雅致，近了，和风细雨，远了，山峦霁
月，清新得让人不舍不弃，可以放鼻头、簪发际、卧枕
边。而这一树树花儿便是久放鼻头不用拿去的极品。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是最美四月天”里的四
月花啊！你的名字叫海棠。在《红楼梦》中，应该是那
个叫湘云的姑娘吧。

花开了，人便不应闲着。我便日日站在二楼的
窗口看她。楼下的姐姐上楼叫我：快来看，花枝伸进
我的屋子里了。我们两个跑去看，那一簇簇小柄单花
的海棠竟穿堂入室，成了座上客。姐姐爱惜，随了她
的意，索性敞开窗子，夜间也不关闭，任她肆意而为。
看来，这世上爱花之人并非我一个。

三月，我在客厅里插了两枝桃花，已经花褪残
红，叶子绿绿的越来越大。四月，我想带枝海棠回
家。到了家里，我把花放到我家猫咪的鼻子上，问：翠
花，你闻闻香不香？翠花闻闻，伸个拱形的懒腰，喵了
一声，倒地打了个大大的滚儿。

我把她放进白瓷雕花的小瓶里，添了水。晚上，
再去看她，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花瓣合拢了，低垂了。
我吓了一跳，难道她要枯萎？我惴惴不安起来。

天亮了，我再去看她，她竟然精神抖擞地仰首怒
放，旁边的花蕾也松了苞，有等待开放的节奏。我明白
了，为什么叫她“睡美人”，原来她是要晚上睡觉的花。
《冷斋诗话》中记载：那一年，唐明皇登沉香亭，召杨贵
妃，碰巧杨妃酒醉未醒，高力士便让侍儿扶持她而出，
贵妃仍然酒醉未醒，鬓乱妆残。唐明皇见状笑道“岂妃
子醉，直海棠春睡耳！”海棠，原来你从唐朝起就是要春
睡的啊！换了环境也不改初心，个性使然啊！

我搬了个藤春凳坐在她面前梳头。家贫勤扫
地，人贫勤梳头。不改初心，方得始终。我觉得自己

“贫”了，没有她守心的高洁。我想她是会懂我的。

中华民国推翻了两千多年封
建帝制，改朝换代，移风易俗，人
们生活习惯有了一个新改观。规
模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就是剪辫
子。男人拖在脑后那条辫子，随
着已逝朝代，被扔进了历史深处。

除民间个别遗老遗少外，都
以精神短发处世，偏在这时，仍有
少数人以少有胆量和气派，拖着
辫子在大众场合招摇过市。尤以
王闿运、王国维、辜鸿铭三人最为
醒目耀眼，人们戏称为民国时期
的三条辫子。

三条辫子共有一个特点是，
生在清末，成熟的光芒闪耀在民
国初年。说法看乎有些过誉，实
则不然，因为他们都是学贯中西
的硕儒，仅以学术而言，近代中国
无有能出其右的。

王闿运历来以帝师自诩。
死后能否谥“文正”暂且不论，反
正生时已晋“太傅”了。民国时，
王闿运进入暮年，头发稀疏寥
寥。为显示遗老威风，只得狐假
虎威，真发和假发结伴而行，由
那位非妻非妾的周老妈子来打
理。据说王闿运认为，辫子非周
老妈子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
完扎一大红头绳，既标志又滑
稽，成为湖南一景。

无论王闿运如何自恃自恋，
从他培养的弟子杨度、杨锐、刘光
第、齐白石来看，仍不失为一位可
圈可点的历史人物。

王国维的辫子和他人生一样
曲折。其实，他并不是不剪辫子，
而是识时务的阶段性剪而已。据
吴其昌披露：“清帝逊位后，罗振
玉逃亡日本，先生（王国维）也随
罗东渡。先生的辫发本早已剪
去，且平居西装革履，俨然是一新
少年。”只是后来为表示对清的忠
贞，又蓄起来了。

对清的忠，也不是无缘无故
的。因为后来他也有机会成了
（退位溥仪的）“帝师”。抱着瘦
死骆驼比马大的幻想，意图东山
再起。执教溥仪也不仅是图个
虚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实惠：
恩加五品衔，赏食五品俸，并赏
赐紫禁城骑马。这是多少名师
求之不得的事，而他却得到了。
这要是不再死心塌地愚忠下去，
就情无可原了。于是，那根脑后
之物也就理所当然地晃荡下去
了，直到沉湖结命。

辜鸿铭这条辫子更是了得。
在西方人看来，辜鸿铭和泰戈尔
难分伯仲，视为东方圣哲，曾有

“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以
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足见辜氏在
人们心中分量。

辜鸿铭是相当复杂的人物，
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妻在东
洋，仕在北洋。无论人生多曲折，
学问多么大，但辫子历来是这位
圣哲的焦点。而他则不以为然，
曾说“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
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
尤其对学生的一段话：“我并非忠
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
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
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
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你
们辫子是剪掉了，但溶在你们血
液里的华夏文明，是想抹也抹不
掉的。”言之凿凿，这是足以让辫
子留下去的最大理由。

现在街头，蓄发男士并不少
见。对那三条辫子也并没太大指
责理由了，撇开辫子，记着他们对
中华文明的贡献和传承，这倒是
不容忽略的。

清香春韵（国画）张海疆

五台山菩萨顶写生（国画） 陈 轩

——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有感


